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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舒博士是受尊敬的前輩和學者，收到他離

世的消息，感到十分難過與不捨。由於自己的性

格，最初並沒有打算寫些甚麼。及後，得悉田仲一

成教授、科大衛教授和蔡志祥教授的文章皆談及我

曾參與編輯許舒收集的契據成為《廣東宗族契據彙

錄》一事，我覺得需要說說此事，讓讀者了解許舒

是怎樣慷慨和熱心支持年青人的研究。

事緣在 1983 年夏天，田仲一成在香港與好友

許舒和科大衛見面，在一次閒談中許舒拿出一些契

據資料，這些契據是許舒長年在香港花了大量金錢

搜購回來。三人皆認為這些契據具有研究價值，馬

上討論處理的方法。他們在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對

全文進行解讀、校對和編輯出版，這比把契據原件

影印出版更具利用價值。結果是由科大衛負責解讀

契據資料和評論。1

1984 年夏天，我完成了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本科生課程，並且十分幸運獲得取錄為歷史系的碩

士研究生。構思的研究論文範疇是清代珠江三角洲

的沙田。當時中國大陸才剛剛改革開放不久，香港

中文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大陸書籍不多，文獻資料更

是鳳毛麟角，我研究的進度十分不理想。可能科大

衛看到我的研究出了問題。有一天，他對我說，許

舒博士收購了一批被人們撕碎的珠江三角洲契據，

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把這些契據編輯成書，日後這些

契據或許有助我的研究。其實科大衛的目的就是希

望我利用這些資料作為研究的材料，我答應了。數

日後，科大衛在辦公室對我說許舒已經同意，建議

我親自向許舒道謝。

我致電許舒的辦公室，他馬上回覆我到訪的

日期和時間。當時大約是 1984 年年底，許舒擔任

勞工署副署長，辦公室位於尖沙咀的海港城。我

如約在早上 9 時之前到達他的辦公室。當時我不

明白他作這樣安排的原因，日後知道他每天早上 4

時許便起來，在上班之前看書和研究，所以他很早

便會回到辦公室。當我在他的辦公室門外等候時，

他的秘書正在仔細筆錄他口述的工作安排。之後，

他走出來，微笑的說抱歉，他說剛才在「默書，這

是每天的功課」。這是我第一次與許舒見面，對於

他的微笑和和藹的態度，印象深刻。

之後，由於編輯契據，與許舒見面數次，這

時他已經離開了勞工署，我們見面都是在尖沙咀百

樂酒店的咖啡室，他告訴我他很喜歡這個地方。

那些契據早已經過初步的整理和分類，分別

放在 8 個信封內。這批契據原來分別由新會陳氏、

香山縣莫氏、東莞縣袁氏、中山縣官氏和東莞縣張

氏等所擁有，當中以東莞縣張氏的契據為數最多。

筆者把契據拼回原來的狀況影印，作為編輯和校對

的依據，原件交回許舒收藏。這批契據編輯後分成

上下兩冊，在 1987 年和 1988 年由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出版。

由於我並沒有受過任何編輯契據的訓練，校

內圖書館可供參考的契據文獻也不多，在編輯上頗

感到吃力。更加困難的是要追尋文獻持有者的歷史

和社會脈絡，否則無法解讀這些契據，所以，之後

有 1985 年被科大衛「帶」到廣州中山圖書館的故

事。花了數天時間，便在圖書館內找到這些契據

的其中一位原來擁有者      東莞明倫堂士紳張其淦

（1859-1946）2 的族譜，我的研究便有了一個明確

的方向，在 1987 年完成碩士論文。沒有許舒的契

據，雖不至於說我的論文寫不下去，但一定是面目

全非。

許舒不遺餘力、不計成本在香港搜集這些契

據，對於史學研究功不可沒。正如他在《廣東宗族

契據彙錄》的〈序言〉中所言：「現今史學大都公

認有了解『草根社會』的需要，而且，這了解必須

透過直接觀察和『草根社會』內所產生的文獻中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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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香港，我們可以循兩種途徑對上述『草根

社會』的研究作出貢獻。首先，比較多人熟悉的，

就是在過多年來，新界為學者提供了田野工作的機

會，這些鄉村研究時常在對中國社會的嚴肅討論上

被引用。其次，較罕為人知的，就是能夠在香港

搜集到與廣東有關、能提供農村社會詳細資料的

歷史文獻。」3  在 1960 年代，許舒已經為中國「草

根社會」的研究作出重大貢獻，他不但一直在研究

香港的「草根社會」，也為「草根社會」的研究，

搜集和保存重要的文獻資料。

就以這批契據為例，可以提供一些讓我們重

新思考中國「草根社會」的資料。張其淦早在光緒

和同治年間已經以訂立合同的合股方法開墾萬頃

沙旁邊的沙田，所以，圍墾沙田是一項高風險的商

業投資行為，民間早已有一套減低風險的合股方

法。此外，地方士紳盡量維持與地方官員友好和互

利的關係，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這種關係是

十分複雜和微妙的，光緒中葉兩廣總督張之洞與東

莞明倫堂士紳關於萬頃沙的糾紛可見一斑。東莞明

倫堂的士紳為了維護他們在萬頃沙的利益，不惜力

抗張之洞追繳萬頃沙花息的要求，張之洞亟受困

擾，甚至向朝廷表示若不能革去東莞明倫堂的一些

士紳的功名，決不離開廣東。4 顯然張之洞企圖把

權力向下層社會延伸時遇到頗大的阻力。民國成立

後，張其淦和陳伯陶等東莞明倫堂的主要經營者，

分別跑往上海和香港當「清朝遺老」。我們或會以

為這些人物思想保守，張其淦在上海經營和投資地

產、股票和火柴廠。這些資料皆讓我們反思清末民

初地方士紳在商業投資、土地經營、權力基礎以致

身份認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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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許舒博士所輯廣東宗族契據彙錄》封面。


